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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燕銀

	緣起

2002年08月間，輔大景觀設計系葉美秀教授帶著宜蘭縣員山鄉農會的幹部們前來台北，邀請我前往員山鄉輔導該園區，由於農會再三強調，絕對會配合我行事嚴謹的要求，保證會有愉快的合作，因此我也就答應前往員山一趟，協助其休閒農漁園區開發農漁特產。


在員山農會的熱情邀約下，我與助理小姐一同前往員山做資源調查。一到達員山，農會人員便拉著我四處看看，這才發現員山的特產還真不是普通的多耶！鳳梨、楊桃、小黃瓜、韭菜、水草……等各式農產品。每到一處，我便仔細查看每個角落，並與當地農民懇談。而最後一站，我們來到水草生態園區。

起初是由一位有點靦腆、木訥、不太會表達的年輕人帶著我們在園區內觀看各種水草生態。而另一頭，一位帶著斗笠、褲管捲到膝蓋、打著赤腳，腳上還帶著點泥土，臉上帶著憨厚的笑容，一面以爽朗的聲音跟我Say Hello，原來他就是此園的園主――徐老先生。

閒談之中，徐老先生無奈地嘆了口氣說道：我們徐家祖先留下的這片祖產，全是充滿爛泥巴的爛田，別人家的田可以種稻米、蔬菜，我們就是種不起來，數十年前，不甘心地買了幾噸的耕土來填，但不久後都深陷爛泥巴中了，結果還是沒辦法種植作物。於是便狠下心來，將近十幾甲的田挖成魚池，養起草魚、福壽魚、吳郭魚……等淡水食用肉魚，希望能藉此養家糊口。但是近幾年的飼料、人工價格飛漲數倍，所養的魚，也就血本無歸了！如今一漥一漥的空池塘，都是當初養魚賠掉老本的傷心地！現在老了，小孩子前往都市也不易謀生，便回到故鄉來，鄉下總是有飯吃的，因為小孩子在水族館工作過，對水草還蠻有興趣的，這幾年便試著種幾分田的水草以批發給全台各地的水族館，勉強渡日。

聽完老先生的陳述後，便直覺地問他：「為什麼您的田地跟別人不同呢？爛田又是如何形成的呢？」老先生手一比，遙指著遠處一片防風竹林，並告訴我：「就是那裡，那是水源地，整條溪流是“紅先紅先”的特殊水質，也不曉得是從哪兒流出來的，與一般溪流很不同，所以沒辦法囉，看天吃飯，老天爺如此安排，我們也只能認命！」當時已接近正午時分，熾熱的太陽高掛在上，我邀約老先生說：「一起過去看看您所說的水源，好嗎？」沒想到老先生竟毅然決然地一口回絕：「不行啦！那裡有將近100公尺的爛泥巴田耶！沒有路可以過去啦！」老先生斬釘截鐵地拒絕我的要求。當下我便脫下鞋襪，把褲管捲得比膝蓋還高，直接朝老先生所指的方向，一步步驚險萬狀地朝著泥巴田裡走去。而我的助理小姐尚未搞清楚狀況，也將高跟鞋拔起，往泥巴田裡走去，半途中她才驚想起，這田裡可能有她最怕的水蛭，竟然發聲尖叫並大聲哭了起來！我不理會她，繼續拎高褲管，直到泥巴浸到我的大腿，仍一步步跋涉到對岸去，終於看到那條所謂的水源。而臉上仍殘留著幾顆淚珠，哭喪著臉的助理在進退無門的情況下，也只能驚恐地跟著跋涉過來。

當場眼前的景象令我十分驚訝，整條溪水就與金瓜石銅礦、煉銅廠所排出的水流及其河岸之顏色相當接近，但神奇的是，金瓜石從礦坑附近流出的溪水把泥土和河岸皆染成土黃色，什麼植物都無法生長，但這條溪旁竟長出綠油油、茂密的植物來，我彎下腰，伸手在水裡抓了一把泥土及水草，湊鼻一聞，這黃褐色、混濁的水，竟然一點臭味都沒有，接著又挖出了幾株水草，這些植物的根、莖的生長狀態都在在證明，非常具有健康的生命力，完全沒有病態的跡象！由於是臨時起意，沒有帶道具及工具，我索性把外套脫下，在河底抓了把泥土及水草，濕搭搭地抱回了一外套的爛土，回到岸上，農會推廣股的田股長與四健指導員李文彬先生已在停車場旁的涼亭內等候多時，頻頻低頭看錶，納悶怎麼我們去了這麼久。當時已將近一點，這趟探源之旅就在大家飢腸轆轆的情況下結束了！

當時我正急著找塑膠袋，拜託餐廳幫我冷藏，以便帶回台北瞭解土質和該水草的性質，但餐聽人員卻面有難色地拒絕了！我只好勒緊褲帶，連午餐都沒吃，就先跑去處理冷凍宅急便，將其寄回台北，放上乾冰、包裝，並打電話交待外子一收到包裹就放到冰箱，等我回台北後，再認真地來處理這包泥土與水草。

回到台北後，我找了幾位藥膳、植物專家，各方土壤、水質專家，確認後發現些所謂“紅先紅先”的爛泥巴，竟包含70﹪以上的鐵質成分，毫無任何不良雜質，不臭的原因是無污染，水草也令我很驚訝地發現，幾乎都是在本草綱目中，養生藥膳中很珍貴的材料。記得小時候曾到河裡撈水草餵鵝的回憶，既然鵝可以吃，人為什麼不能吃？這種不用農藥又多纖維的自然野草或野菜，套用現代名詞，不就是健康產品嗎？

正式地與農會商討後，便將水草列為此次農漁特產創意大賽之研發重點。我向田股長和當地尚德社區的張總幹事打聽，宜蘭員山一帶有無較富當地風味或特色的師傅或餐點，得知有位84歲老師傅在當地做漢式椪餅已有四十餘年，便前往參觀，並交代助理前往從旁協助，希望盡量用當地的人才、物料，加以重新研發，以凸顯特色！經過一週的實驗和研究後，我將帶回的成品在台北請一群消費者試吃，發現這個實驗是失敗的，台北人不要這麼土的感覺！於是，接下去的一週裡，我在位於台北郊區東湖瓏山林社區將近100坪的工作室內，正式展開了研發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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